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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 副 刊

铜官山铜官山

2020年是黄梅戏一代宗师、著名
表演艺术家严凤英诞辰90周年。严凤
英同志生前曾多次来我们铜陵有色矿
山慰问演出，给矿工和家属们送来了精
彩纷呈的节目和精神大餐。我们铜陵
人深深怀念这位著名的人民表演艺术
家。

黄梅戏源于乡土田间，是中国五
大剧种之一,有着浓厚的民间基础，而
今成为中华民族艺术殿堂里一颗璀璨
夺目的宝石，被誉为“中国乡村音
乐”。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代宗师严凤
英所做出的非凡贡献，她在只有38年
的人生中，通过不懈的努力，推动黄梅
戏的表演水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
度。严凤英大师的一生，命运多舛，她
自幼酷爱黄梅调，拜严云高为师,受家
庭与族规不允，被迫离家出走，跟班唱
戏。由于严凤英天资加上后天的勤

奋，让她很快崭露头角，并且在当时安
庆一带小有名气、大红大紫。但是，大
红大紫的严凤英却在生活中屡遭磨
难，背井离乡，几度飘零。新中国成立
后，严凤英经历了从旧社会到新中国，
艺人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
化，被社会主义建设热潮氛围感染。
从此，她怀着满腔的艺术热情，投入到
了黄梅戏的创作与表演中。在安徽省
黄梅戏剧团里，严凤英相继塑造了诸
如《天仙配》中的七仙女、《女驸马》里
的冯素珍、《牛郎织女》中的织女等深
入人心的经典艺术形象。

1965年初冬，安徽省黄梅戏剧团
巡回演出来到铜陵市，在市中心的长江
大戏院。严凤英同志在《党的女儿》一
剧中扮演共产党员李玉梅，连演九场，
场场爆满。每天夜戏散后，严凤英同志
还和剧场工作人员一起打扫卫生，她还

经常到食堂帮助炊事员摘菜、洗菜、切
菜。严凤英热爱劳动，平凡做人，更受
铜陵人的尊重。

当时的铜陵市委和市政府领导来
到剧场，看望剧团同志们，并且传达了
观众对演出的反响：一致认为戏演得很
好，特别爱看严凤英同志的表演。“由于
许多工人同志上三班制，看不到你们的
演出。我们想挽留你们多演几天。”市
领导的话，严凤英听在耳里记在心里。
待他们走后，她就和团里几位领导研究
决定组成小分队，利用工人班前、班后
的间隙，下到工区、车间，为工人师傅演
出小戏和清唱。小分队走到哪里，那里
就热火朝天。人们见到严凤英，各个喜
笑颜开。那几天，严凤英同志足迹所到
之处，竟掀起了井下、地表作业区“超日
产、创纪录”的生产竞赛热潮。

住院的同志，见到演员送戏到病

房，忘记了自己是吃药打针的人，一下
减轻了许多。医生、护士饶有兴趣地
说：“青霉素、四环素，还比不上严凤英
的黄梅（戏）素！”。话音刚落，引起在场
的人哄堂大笑！

铜官山铜矿有两位工人师傅，一位
姓方、一位姓李，解放前曾接受严凤英
同志的救助。得知严凤英来矿山演出
的消息，他俩想邀请她来家做客。严凤
英同志虽然演出担子重，还十分乐意来
到这两位工人师傅家。这两位师傅，事
后逢人就说：“严凤英同志，看得起我们
矿山工人，她永远是我们的知心朋
友！”。

黄梅戏一代宗师严凤英同志1965
年来铜陵演出，是她有生之年最后一次
给铜陵有色职工演出，让我们永久的回
忆与思念！严凤英同志永远活在我们
心里。

□王福元

有色工人的好姐妹——严凤英
我的童年（50年代）是在古镇大通

度过的。那时的文化生活几乎是白纸
一张，除了偶尔看场县电影队下乡镇放
的露天电影之外，剩下的唯一带有文化
味的就是听说书（大鼓书）。说书者多
为残疾艺人（失明者或肢残人员），凭着
一张嘴一架大鼓，在妻儿的扶持下，走
南闯北，四海谋生。

大通人把听大鼓书叫听说书。古
镇夜晚寂静，犬吠声几里之外就能听
见。小镇中街（澜溪街）有个运动场，是
集会、放电影、说书最佳的场所，运动场
有说书的，那“咚咚”的大鼓声，方圆三
五里的村子也能听得清清楚楚。所以，
只要晚上有说书，大鼓一响，全镇的书
迷们和临近村庄喜欢听说书的人，纷纷
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说书场。

说书前，说书人总是先敲一阵大鼓
吸引听书人，约摸二袋烟工夫，看着听
书人正陆陆续续地来，就先说一段有趣
且逗笑的楔子，人们谓之书头或书帽。
书帽说完了，说书场的人也差不多到满
了，说书人就清清嗓子唱起一段开场
白：“哎——听书不听书，先请诸位都坐
稳，安安神，定定心，听我仔细道分明，
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卑人借贵方
宝地谋生，靠的是诸位朋友们……”开
场白一唱完，即闲言少叙，书归正传。

那时我才八九岁，求知若渴，就想
读书，可连书什么样子都没见过，听说
书就成为我获取知识的一个重要途径，
于是我就成了一个地道的听书迷，街坊
邻居都叫我“小书迷”。说书人鼓一响，
我在家就坐不住了，心像猫抓的一样，

不吃饭也得去听，为这，不知挨父母打
骂多少。《封神榜》、《水浒传》、《岳飞
传》、《小八义》、《三国演义》、《三侠五
义》等大鼓书都是那时听的。

说书艺人唱一阵说一阵。唱时拖着
长腔：“哎——好一个少帅赵子龙——”，
声音宏亮，起伏多变，韵味实足，有板有
眼，绘声绘色，叫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情节紧张曲折。说书人很善于抓住听书
人的心理，一晚上说三四个小时，每隔一
段时间即在书中某主人公生死攸关环节
戛然而止，留着下节书再继续下去，尤其
是收场时留下的悬念更使你琢磨不透。
这样，听书人听上瘾，欲罢不能，就想追
根究底，第二天就得早早去听。

我清楚地记得一年暑假，大通河南
嘴渔业队请了个说书的，我接连听了三
个晚上。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到第四个
晚上，我发起高烧。就这样，我还是吵
嚷着去听书。父亲说：“你发烧，不能再
去听了。谁去听了等明天让他给你讲
讲今儿说的还不行吗？再说，说书场离
家有二里路，又要过河（青通河），怎能
去呢？”我哭闹着死活要去，听不进父亲
劝说，结果，一直闹到大半夜才睡。

如今，除了在电视剧里偶尔看到说
书的场面，现实中说书的已销声匿迹，
就连古乡僻壤也鲜有说书人。说书人
对作为听书迷的我从小进行了无形的
真善美教育，伴着我一路度过了纯真的
童年，使我受益终生。现在工作生活在
城市繁华地段，常常在经历一天喧嚣之
后，我又怀念起那纯如溪水的说书声，
可何时何地才能听到呢？

□何 竞

怀念说书声

小弟那天搬新家，在整理杂物
时，我发现一面破铜锣。看着这面破
铜锣，我不禁想起了父亲，想起了父
亲打更时的情景。

尽管在现实生活中，打更、打更
人早已淡出了我们的视线，但在我
的记忆里仍然留存着父亲打更的往
事。记忆中，父亲每晚都要从村东
头跑到村西头，然后又从村西头跑
到村东头，边敲着一面铜锣，边喊
着：天干物燥，小心火烛，防火防盗，
门窗关好。父亲是生产队队长，打
更这种苦差事自然落到了父亲的身
上。于是父亲做队长20多年，也就
义务打更20多年。寒来暑往，春夏
秋冬，刮风下雨，过年过节，每一个
夜晚，父亲雄浑响亮的打更声定时
定点在村庄寂静的夜空上响起，从
未有过间断。这悠扬的打更声，曾
经伴随着父亲20多年的岁月，也曾
经喊亮我的童年。

在父亲的打更声中，我读懂了父
亲的责任与担当。上世纪60年代末，
我大概七八岁。因为好奇，觉得父亲
打更好玩，每天晚上都要跟在父亲的
屁股后面，陪父亲打更。有时我跟父
亲提出要求：大大，把锣把我打一下
嘛。父亲总是笑嘻嘻地将锣槌子递
给我，我学着父亲的样，死劲地打，可
锣声就是不大，而锣槌到了父亲手
里，那声音就哐哐地响彻夜空。每天
晚上父亲要打五回更，每两个钟头一
回。父亲说，打更不仅仅是提醒时
间，更是安全提示，所以非常重要，丝
毫不能马虎。父亲是这样说的，更是
这样做的。他就像一面钟，精准无误
地为乡亲们报时；他就是一个守护
神，守护着村庄的安全。

记忆中村子里放电影或者唱大
戏，父亲都是通过打更的方式通知乡
亲们并提醒他们关好门窗后，自己却
一个人在巡村子。有一次，我问父亲
为什么别人都在看戏，他却一个人去
巡村子。父亲摸着我的头说，傻孩子，
大家都在看戏，小偷就会趁机来村子
里偷东西，需要有人来保护村庄的安
全。虽然自己不能去看戏，但为了整
个村子的安全，父亲说他必须这样做，
也值的。

有一回，父亲生病了。我跟父亲
说晚上我去打更，父亲不同意，也是
不放心，结果硬是拖着沉重的步子，
用嘶哑的声音，坚持着把更打完。夜
幕下，父亲的影子是那么得高大。从
此，一个伟大的父亲形象矗立在我的
心中。

在父亲的打更声中，我读懂了村
庄的变化与发展。过去农民烧饭做
菜都用柴火，父亲打更时就喊：天气
干燥，小心火烛，缸里水挑满，门窗要
关好。后来，用上了液化气，游手好
闲的主儿也多起来了，父亲就喊：天
气干燥，小心火烛，煤气管好，门窗关
牢，防火防盗。再后来，乡亲们的土
地被征用，一部分人开始搞封建迷
信，打牌赌博，父亲就喊：拒绝赌博，
反对迷信，文明生活……记忆中，在
父亲打更的20多年里，村里从未发生
过火灾，而小偷也在父亲的打更声中
出现的越来越少，乡风也变得越来越
文明。父亲打更也跟上了时代发展
的节拍，而单一打更的身份也变成了
乡风文明的义务宣传员了。今天，我
终于读懂父亲的打更声，在父亲的打
更声中，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和谐安
宁的村风代代维系辈辈相传。

悠悠更声远 。如今，父亲走了，
打更的铜锣早已遗落在岁月的尘埃
中，可我时常想起父亲每晚上去村子
里打更的情景，耳边又会响起那悠悠
的打更声……

□阮胜明

悠悠更声远

铜都的秋天，是金色的。金色的
稻穗，张扬着胜利的果实；金色的树
叶，以一种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大地
上泼墨作画；金色的菊花款款出场，身
姿妖娆，是柔中带刚的“黄金甲”；金色
的桂花，没有艳丽的容颜，不喧哗，却
有深入骨髓的香味，让人沉醉不知归
路。

在各有所爱中，一树一树的桂花
最是我见尤喜。米粒大的花瓣，没有
牡丹的雍容华贵，但却自成一体，规模
壮观，香气袭人，牵引着你的步伐，牵
绊着你的思绪，摇曳着你的心情，你不
由自主地走近她，五脏六腑似乎都飘
飘欲仙起来。

桂花树，外表朴实无华，可却香飘
十里，闻香识花，不必费尽心思去猜谜，
落落大方的桂花，有一颗透明的玻璃
心，平易近人。文人墨客们为之倾倒，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王维是喜
欢桂花的，我想只有抱有一颗清澈的心

去欣赏桂花，才更能品味桂花的悠然与
不争。李商隐写下了“兔寒蟾冷桂花
白，此夜嫦娥应断肠”，那桂花都冷得发
白了，可见广寒宫的孤冷，月中的桂怎
比人间的桂花，那缺少人间烟火气息的
浸染，无论如何也弹奏不出知冷知热的
心曲！李白的“安知南山桂，绿叶垂芳
根”，道出了桂花是一年四季常绿植物，
更有其托物咏志的含义。桂花不娇贵，
走入寻常百姓家，铜都的公园里、行道
旁、小区里、庭院中、田野里、农田边，清
山绿水旁都能惊鸿一瞥桂花的倩影。
在香味萦绕之下，步履匆匆的你会放慢
脚步，心情焦躁的你会获得舒缓，一蹶
不振的你会振奋心情，平淡是真的你喜
出望外，这是季节的恩赐——与桂花不
期而遇。

在钟鸣镇龙潭肖漂亮的房子前，
有一个院落，几个石凳围着一张石桌
置于桂花树下，坐在这里，心情闲适。
喜欢深深地嗅嗅花香，这是一缕阳光

浸润的花之魂。积攒了许久，开得满
树繁华，小巧的花，印在心尖，伴着花
香，封存，芬芳了整个心海。

此时节，也是要去看看铜陵的桂
花王的，生长在义安区水龙村，300年
树龄，铜陵市二级古树，枝繁叶茂，盛
花期去迎一场桂花雨，飘飘荡荡轻拂
脸盘，浓郁的花香涤荡心灵，桂花的香
味是拂去尘埃后的纤尘不染，是洗尽
铅华后的风华绝代，是千帆过尽后的
超凡脱俗，令人神思悠远。当地的村
民、外地的游客，对桂花王寄予深情，
将红绸带轻轻地系于其枝干上，迎风
招展，愿让花香传心思，此心向月多皎
洁。风带着花香，想必会传播得更远。

桂花是朴实的，不睥睨苍生，而是
款款走进千家万户，可以与茶共舞，可
以与酒同歌，可以与姜同游，也可与米
赴汤蹈火，桂花茶、桂花酒、桂花姜、桂
花糕……由嘴入心，甜蜜的不仅仅是
口舌，而是岁月。

□方孝红

一树一树桂花香

山里的月亮，好比一面剔透的白
银锣，又仿佛一颗大水晶。秋日的夜
晚，当它悬于山顶，周围一切就开始安
静了下来。

洒向山里的清辉，让人沐浴其中，
一点一点地洗去铅华，最后，只剩下恬
静、舒缓、与安宁；一颗心，就这样被月
光悄悄滤去杂质，不染纤尘。

群山静安。
我独自漫步在村后的那条山道

上。山道，被山风扫得很洁净；月色，
仿佛与千年前一样，冷冷、清清、寂
寂。经它剪出的山影，安之若素，黑白
分明，立体感强。从我记事时起，群山
仿佛就是这个模样，简约如同素描。

与山外比起来，这里的山夜实在
太安静了。踱步时，只听见从脚踩落
叶“咯吱、咯吱”的声响，在静寂的夜晚
回旋、飘荡、放大；而倏忽驻下脚步时，
世界仿佛一下子失语了，静得让人陷
入一种迷失，产生时空交错之感。一
瞬间，我竟将自己当成了这里的过客。

不由自主地，我开始寻找人迹。
随着山里人出外打工，三十年河

东，三十年河西，山里渐渐少了人烟，
深山开始回归到了一种苍凉。此次莫
名的还乡，仿佛有一种牵引，仿佛年少
时我在这里丢失了什么，如今，我听从
的心的呼唤，要将它寻回来。我想，只
有这样，才能让梦、与灵魂安妥。

在路旁的一处废弃的打谷场，我
邂逅了一个草垛、一只碌碡、一架葫
芦。——碌碡，卧在苍黑的垛影里，一
动不动，仿佛一只正在酣眠的猪；葫
芦，藤爬在洒满月光的垛顶，结下几个
圆圆的葫芦，青色的绒毛如银针般闪
耀，多像几个捉迷藏玩累了睡着了忘
记回家的小子呀！而月光，似纱帐，如
母爱，笼罩着这一切，皎皎如当年。

这是一处适合于澄清性灵的地
方！

在我数十年的生命光阴里，从这
条山路，山里曾进进出出大大小小的
人与事，山月静静地看着这一切，从不

言语。它升落在山中，像大山一样讷
言，寂寂于流年。正漫思着，一枚野板
栗无风自落，骨碌碌地滚在我脚边，仿
佛今夜知是故人来，向朋友示好。

从口袋里掏出纸巾，我小心翼翼地
将它包起来，托在掌心，在银辉里久久地
端详着它憨着憨脑的模样，深深地嗅着
熟悉的味道，一瞬息，很多往事忽然涌上
心头，令人唏嘘不已：如今的山果，更多
的是被时间之杆打落，淹没于疏秋。

“空山松子落，幽人应未眠”，是古
人的幽味与意趣吧？！山畔何人初见
月，山月何年初照人？也许，溯着时间
之溪，拨开覆盖青苔的洞口，我们可以
走进洞穴一探幽古，可是幽古之前
呢？我想，是如山一样的隐秘、一样的
亘古、一样的深沉。

月走，我也走；我走，月也走。与
月亮一起漫行在山道上，仿佛如这般
走下去，我就会回到从前；仿佛就这样
走下去，我就会一去不返，仿佛一滴露
珠消失在黎明。

□刘 峰

与秋月在山中漫步

母亲在病床上坚持了整整四个半月
后，终于走完了她八十七年的人生路程。

那天早晨，我在给母亲擦洗后，对
母亲说：“阿妈！我去上班了。”母亲用
微弱的目光同我对视了一眼，艰难地点
点头，声音很低地“嗯”了一声。这是我
们母子之间最后的相互对视的目光，也
是母亲在这个世界上回答我的最后一
声。仅仅过去了四个小时，母亲便永远
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些天，只要独自一个人时，我就
在想着母亲，从母亲年轻时的样子一直
到病入膏肓时的容颜，总是如电影般地
在我的大脑中一个个闪过。夜深人静
时，我盼着睁开眼睛时，母亲就站在我
的面前，我想再和母亲说一会儿话，再
好好看看母亲。我疲乏地沉沉睡去，但
总盼着母亲在梦中相见……

有多少次，我耳边似乎听到年轻
时的母亲，站在自家的门前屋后，呼喊
着我的乳名“小杨子，快回家吃饭——”
恍惚中，我还是那个儿时淘气的“小杨
子”。那个时候，家里的日子过得好清
苦，可是在同龄的孩子中，我算幸福的，
母亲将家中最好的饭菜留给我吃，几乎
没有让我穿过打过补丁的衣服。上中
学时，每天一大清早，母亲就给我做鸡
蛋炒饭，或是冲一个鸡蛋花，站在一旁
看着我吃下或喝下去，才心满意足地离
开。我知道，母亲是盼着自己的儿子将
来学有所成好有出息，可是我辜负了母
亲的希望，书读得并不好。但是，母亲
没有责怪我，对我说“只要你不学坏就
行。”后来我去参军，我想参军的心思母
亲早就知道，但让唯一的儿子去参军是
要下很大决心的。在告别父母去部队
时，母亲扶着楼梯哭得喘不过气来……

从部队复员后，我分配到了距家二
百多公里的矿山工作，那个时候，自己很
年轻，父母也未见老，每次探家时，很少
同父母聊天谈心，总是同朋友们在一起
聚会喝酒。每每喝醉回来，妻子生气，母
亲心疼，可我却觉得无所谓不当一回
事。终于有一天，我的胃和肝喝出了问
题，母亲和妻子都慌了，四处为我求医问
药，妻子整天为我的病担惊受怕，母亲每
天都要让父亲给我打电话。母亲将我叫
到身边对我说：“这个家就像一个桶，你
就是桶箍，桶箍没有了，还有桶么？”母亲
说着，便同妻子都哭了。我惭愧得说不
出话来，发誓再也不喝酒了。此后，为了
治病，母亲每天早晚为我炖中药，从春天
一直到第二年的春节，我几乎吃了近一
年母亲炖的中药，那300多个日子，母亲
总是起早摸黑，让我心中惭愧。有时候
妻子要为我炖药，母亲不让，母亲对我说

“我就是要让你晓得，你妈的辛苦，这样
你就不会再喝酒了。”

总觉得母亲不会老，忽然间有一天
发现母亲满头的头发全都白了，心中不
禁一阵酸楚。还没有待我从酸楚中走
出来时，一九九七年春，母亲突发脑血
栓，尽管救治及时，但还是留下了左边
手脚和身体不灵便的后遗症，为了恢复
健康，我每天给母亲进行全身按摩，母
亲挺坚强，让我做了一对哑铃，每天坚

持练习，并将弯曲的左胳膊并靠在凳子
腿上进行拉直练习，还坚持腿部的功能
性恢复练习。经过一年多顽强的锻炼，
奇迹在母亲身上出现了，母亲左边边身
子居然恢复了知觉，左手和左脚也能运
动自如了。

女儿自小到大，父母亲一直宠爱着
孙女，小时候女儿的挺顽皮，也挺倔强。
为了让女儿提高写作能力，在女儿上小
学时，我便督促她每天记日记，可是女儿
变着法子同我斗智斗勇。有一次，女儿
将日记本收藏起来惹火了我，我将女儿
拉进卫生间关上门要好好收拾她。女儿
吓得呼天抢地地大哭，妻子对我的教育
方式非常恼火，知我正在气头上，没法劝
我，只能在一旁干着急。母亲见我真的
要打女儿，气得哭了起来，擂着卫生间的
门责骂我“你小的时候，我同你爸这么待
过你么……”母亲的哭声让我冷静下来，
女儿躲过了“一顿揍”。

不知不觉，女儿大了，飞出了家门，
父母也更显老了。尽管父母亲身体很
硬朗，但是我越来越感觉到八十多岁的
父母已是年迈的老人了，每周我都要陪
父母几次，给他们买菜，陪他们聊天，帮
着他们干点活。母亲总会前一天就会
让父亲买我喜欢吃的菜回来做好，再炖
上一吊子排骨汤，等着我去吃午饭。母
亲做的饭菜，我从没有吃腻过，每每母
亲见我吃得很香，便很开心，总要让我
多吃。

今年疫情期间，父母的状况还较
好，我几乎每天下班后都去陪他们二
老，并为他们买足够吃的菜。那一段
时间，母亲总为远在上海的妻子和女
儿一家人担心，每天总要问一问妻子
和女儿她们的情况。母亲尤其喜欢女
儿才几个月的孩子，总是要我播放小
宝贝的微信视频和照片給她看，从不
玩手机的母亲，为了看重孙女竟然学
会点开手机上的微信，反复地看自家
群里的视频和照片。

四月下旬，疫情还没有结束，母亲
和父亲就都因心脏不舒服住进了医院，
父亲住了八天的院，母亲住了有半个多
月，可是，出院没有一周时间，母亲又因
突发心肌梗塞住进了医院，并做了支架
手术。出院后的母亲身体状况一天比
一天差，甚至出现了神志不清。待母亲
神志好些时，我只当母亲的病情有了好
转，哪知那是母亲在人世间最后的挣
扎，为的是让我们有一些心安，她用自
己仅存的一点精气神来同我们做今世
最后的告别！

母亲走了……在这个世界上，我再也
没有那个疼我知我的妈了。母亲就这么
义无反顾地走了，带着我们五十多年的母
子情深离去了，让我无数次揪心地疼，只
要我闭上眼睛，母亲的形象就会在大脑中
浮现，一幕幕的往事就会从四面八方涌出
来，每一个往事都是一一串泪珠，每一个
往事都是一阵长长的心疼……

倘若真的如布莱恩·魏斯所说的人
有《前世今生》，或许，母亲同我前世就
是母子，那么，如有来世，我还要做母亲
的儿子。

□杨勤华

从此，只能思念

金色家园 黄长春 摄


